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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霞去世后，孙少平拿到其日记本，上面清晰地记录着他们之间的

感情，晓霞这样写道：“时时想念我那‘掏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甘甜的美酒

一样令人沉醉。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田晓霞的去世，对少平来

说是深重的精神创伤，如何疗愈这场创伤呢？孙少平选择了用牛马般的体

力劳动来麻痹自己，去掩盖伤痛，所以他又选择回到了大牙湾煤矿继续当

一名平凡的“掏碳汉”。原著这般写道：“回到了久别的大牙湾煤矿，温暖的

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少平依稀听见

一只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孙少平对大牙湾煤矿充满了信赖、深情与挚爱，没有那里的劳动，他很难

想象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只有踏进那块熟悉的土地，他才有

可能重新唤起生活的信念。这也契合了路遥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渴望重

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煤矿

成为了孙少平最终的归宿，故笔者在此截取大牙湾煤矿里的孙少平，也就

是孙少平的矿工生涯，比对电视剧与原著，谈谈这位纸与影里的“掏碳汉”。

关于煤矿书写的差异

大牙湾煤矿包容了形形色色的人，是一个“奇特的生存部落。先进与落

后，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俗，新的与旧的，全部混杂并存，交织在一起。”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原著，孙少平确是大牙湾煤矿的中心人物。但是电视剧

相较原著，又故意强化了孙少平人物形象的立体构建，将许多原著里本不

属于其表现的内容划归到了他的身上，甚至于将小说中本来隶属于其他矿

工的行为举止或故事情节都集中移植灌注到孙少平身上，而将之化为衬托



孙少平品行的辅助人物。这样有意为之的处理，放大了孙少平形象的同时，

却弱化了原著中对煤矿整体环境、煤矿工人生存状况的关注，从而使得电

视剧本身少了一份关于人的生存哲学的厚重感。可以说，小说《平凡的世

界》在艺术上追求给历史或时代一个深厚的交代，而电视剧版的《平凡的

世界》则更多地想博取观众的认可。

“在那里，四通八达的巷道密如蛛网，连接成了另一个世界。大巷里矿

车飞奔，灯火通明；掌子面炮声轰响，硝烟弥漫；成千上万的人二十四小

时三班倒，轮番在地下作业。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用超强度的体力

劳动，把诗人们称之为‘黑金’的东西从岩石中挖掘出来，倒腾在飞速转动的

煤溜子上。于是，这黑色的河流就源源不断从井下流到井上，从地面流进

车厢，流向远方，然后在某个地方精灵般地变为看不见的电流，使得机器

转动起来，使得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世界都转动起来……”读过这一段，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的煤矿生活以热火朝天、铺天盖地的作业过程和气魄扑面而

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前，路遥以挂职铜川矿务局宣传部副部长的方

式到铜川鸭口煤矿深入体验生活。路遥在鸭口煤矿，和矿工们一起劳动，

与矿工交朋友。头上戴着一顶矿灯，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满是煤灰的工作

服，脖子上也学着采煤工的样子，扎一条白毛巾。生活吃得越透彻，笔下

的文字便越真实有力。原著在专注于描写矿工生涯期间的孙少平时，都会

伴有大段大段的描写矿工作业环境与煤矿社区空间状态的文字，对煤矿工

人的生存境况也有颇多的评价，反映了路遥对煤矿的深刻认识与独到理解。

电视剧由于难以再现原著中的煤矿生存景象，从而进行了弱化，使得

电视剧在表现煤矿环境与生产场景时，其取景不多且多为重复的造景与画



面。观看过电视剧后，观众就煤矿场景而言最为深刻的有三处。第一个场

景是在矿井之下，多用黑暗的煤炭和矿灯微弱的灯光表现，重复矿工们在

放完炮后火速搭建钢架和木柱的劳动场景。第二个场景是在煤矿的澡堂子

里，这里多用石灰色的澡池和热气腾腾的烟雾表现，矿工们成群地在澡池

里泡澡，简陋中透着惬意。这两个场景书中也有描写，但不像电视剧表现

得那么频繁。第三个场景是简陋的电梯从矿井底部往上升的场景。此外，

关于煤矿场域的书写，电视剧将原著里本由作者亲身感受所形成的心理旁

白转变为了孙少平的台词，从而增加了孙少平的戏份。比如对煤矿井下工

作程序的叙述文字，到了电视剧里变成了孙少平向来参观煤矿的田晓霞介

绍的台词。王世才牺牲后，作者对煤矿工人生死的感慨变成了孙少平深情

念诵的悼文，许多书中本是孙少平无声的心理活动变成了直白率真的表达。

可以说，原著的叙述有着散文般的抒情气息并间夹着议论，人物的刻画与

游离性的情境书写或评论文字并不冲突，反而会使读者更深刻地读懂人物

的内心。而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旁白太多直接显得演员的表演苍白无

力，更剥夺了观众们想象的空间。

煤矿工人是一群生活在特殊空间里的流浪者与漂泊者。关于矿工生存

境遇的呈现，原著是单独剖离出来描述的，没有刻意营造一种他们与主角

孙少平的离析，甚至将孙少平也归结置身于这一环境之中。而电视剧却为

了突出孙少平是一个在平凡的煤矿世界中不平凡的人，故意突出其独特性，

增设、改编了许多场景。就比如电视剧里矿工们干了一天的体力活洗完澡

后都急冲冲地走了，而孙少平则停留在半道上闭眼面朝天空，静心感受着

温暖的阳光，孙少平的师傅王世才看见后对孙少平说：“看见没，这有家室



的工人，马马虎虎洗个澡就急着回家，和孩子老婆喝酒吃菜，这没家室的

光棍们就到职工灶上，胡吃海喝一顿，这就是咱煤矿工人自己的太阳。”王

世才的这番话在原著中是一段旁白，应该发自作者的心声，电视剧则变成

了这段颇有总结意义的台词。这样的场景设置，表现了孙少平较其他矿工

的与众不同，他没有深陷大多数矿工的世俗生活里，矿工所追求的女人和

饭食其实就是性与物质，就是心理学家马斯洛需求层次说的最底层，而孙

少平相对来说则有着更高层次的精神欲求，感受阳光寓意了孙少平体味生

命质感的过程。

电视剧有意凸显主角孙少平，故而弱化了矿上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

比如王世才牺牲的那幕场景，原著中写道：“雷汉义双膝跪下，用自己的嘴

对着那张没有气息的嘴，做人工呼吸。……雷汉义沉默地摆了摆手，人们停

止了这徒劳的努力。副区长再一次双膝跪地，在老战友的额头上亲了亲。”

这段描写其实很重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雷汉义与王世才之间深厚的友谊，

彰显了矿工兄弟间那种深沉的情谊，也突出了雷汉义的重情重义。而电视

剧版却省略了这一幕悲壮感人的场景，甚至将雷汉义的举动移植到了孙少

平的身上，深厚的矿工兄弟情变为了深厚的师徒情，这也显得其他矿工兄

弟有些冷漠无情。著名的煤矿作家刘庆邦曾说过：“用文学眼光看煤矿上的

死亡，死亡总是拖着长长的尾巴，这尾巴是由活人扛着，他影响和波及着

后来者，使后来者的生活和心灵变的残缺不全。”惠英嫂在丈夫王世才牺牲

后来到矿灯房工作，孙少平每次上下井总在惠英嫂的窗口交接他的矿灯，

原著是这样写的：“他敢肯定，没有哪个人的矿灯比他的矿灯更干净些。同

时，每当他下井前从窗口那只熟悉的手中接过自己的矿灯，里面还总是传



出一声关切的叮咛：‘千万操心些……’少平走过黑暗的通道，眼睛常常热泪

濛濛。惟有下井的煤矿工人，才能深深体会这一生叮咛多么令人温暖。”原

著这一幕虽只有短短百余字，却蕴含着未说出口的脉脉温情，隽永地道出

了两个孤独的人相互扶持的默契与依赖。而到了电视剧，这一幕被轻描淡

写地带过了，变成了孙少平轻松、坦然甚至带着点小骄傲地跟同伴说道“我

敢肯定没有哪个人的矿灯比我的矿灯更干净些”，将原著中那份人情韵味一

下消解了。这一方面是因为电视剧是直观的视觉艺术，不及文字含蓄蕴藉，

另一方面也是电视剧导演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特意表现孙少平与惠英嫂

之间关系的“纯洁”，以此来回击矿工们的非议之声。

关于苦难叙事的减压

路遥对于苦难有一种执着的书写情怀，甚至赋予了苦难叙事以浪漫主

义的性质。“苦难使人崇高”的悲剧体验，也是路遥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

《平凡的世界》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苦难意识，其中的人物大都经历过苦难

的洗礼。路遥用质朴的笔触描绘平凡人的苦难，而苦难里的主人公孙少平

对苦难有着独到的见解：“不要害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

给人带来崇高感。有位了不起的人说过，苦难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

使我们伟大！”孙少平承认苦难的生活，接受苦难的压迫，最终也超越了苦

难的束缚。要论孙少平遭受的苦难，最为集中的阶段便是其大牙湾煤矿的

矿工生活。在这一阶段，他的思想灵魂经受了苦难的考验，经历了血与火

的洗礼，真正走向了成熟。师傅的死和恋人田晓霞的牺牲，以及在一起煤

矿事故中为了救人而在脸上留下永远抹不去的印记——一条长长的伤疤，

其所经历的苦难已浓重得无法再浓重，但是孙少平并没有因为生活的艰辛



而屈服于生活的表象，而是在煤矿的生活中重新定义了生活的意义。就像

田晓霞对孙少平的评价一样：“少平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只有更深

邃地理解了生活的人才会在精神上如此强大。”可以说，小说《平凡的世界》

就是聚焦苦难，书写苦难，绽放血汗浇灌下的苦难之花。它写尽了平凡人

的渺小、心酸与迷茫，然后以苦难叙事独有的丰厚、复杂和粗粝，回应当

下时代迫切的精神诉求。

相较于原著，电视剧版的《平凡的世界》有意在苦难上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减压”，也就是在叙述苦难时故意将苦难所引起的焦虑、紧张、愤怒、

痛苦等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解、发泄与疏导。加之电视剧作为一种“客厅

文化”的影视作品，叙事节奏本身就相对舒缓，进而让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

显得舒心平和。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就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这样谈到：“生

活就像电视剧里不时出现的镜头一样，总有纷纷扬扬的雨雪覆盖，但心里

要有阳光有灯光。”

在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中，简陋的电梯从矿井底部往上升的场景

出现次数最多。该场景镜头是对着黑色的井壁不断往上升，背景声是链条

滑轮的摩擦声，色调是从暗到明。煤矿工人常年工作在地层之下，他们自

然会对光明和自由充满向往。然而这一幕与原著的描写却形成了一种反向

交错。原著中对焦的是下井的过程，“随着井口旁的一声清脆的电铃声，铁

罐笼滑下了井口。阳光消失了……”矿工“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是阴间的活”。

原著在基于现实的基层上侧重苦难叙述，故而更多的是坠向黑暗，而电视

剧却故意设置为重返光明，如果仿着原著描述电视剧的这一幕大致应该是：

“沿着黑暗的井壁，链条发出了清脆舒心的声音，铁罐笼不断往上升去，黑



暗渐渐褪去，阳光出现了……”这样一对比，可以更直观地看出原著喜好于

一种沉重的苦难书写，而电视剧却有意提取光明，表现为一种乐观积极的

倾向，这是光影调和上的苦难减压。

“当师傅的尸体在井口的报警铃声中升上地面的时候，他刚刚淌过血的

掌子面上，煤瘤子又隆隆价转动了……”原著中王世才为救安锁子牺牲后，

雷汉义并没有让孙少平和安锁子护送他们师傅的尸体出井，而是让他们继

续留在井下干活，煤井下的工作就是如此无情，就像不停歇一直旋转的煤

溜子，他们必须忍着巨大的悲伤和痛楚继续挖煤，也许这矿井底下的空气

中还依稀弥散着他们师傅死前所呼出的最后一口热气，这是多么沉重而又

无奈的苦难。而电视剧故意改编了这个片段：王世才牺牲后，孙少平用自

己那发黑的毛巾擦拭掉师傅嘴角的鲜血，然后十分庄重地关掉了王世才头

顶上的矿灯。这里的矿灯也象征了矿工的生命，当生命还在，矿灯能倔强

地穿透矿井下的无边黑暗，矿灯确实比一般的灯都富有能穿透生命的力量，

当矿工死去，那么他们头顶上的矿灯也就该结束了它的使命，熄灭然后消

褪在无尽的黑暗里。当王世才的矿灯熄灭后，大家都流泪哭泣，这是巨大

悲痛的合理宣泄。接下来镜头马上转变为众人整齐地将王世才的尸体举过

头顶抬着上了井，这是对一个敢为他人而无私付出的矿工最为隆重的葬礼，

可能是巨大的悲痛还存滞留，于是电视剧特意加了一幕场景，就是矿上特

意开了一场王世才的追悼会，而在追悼会上，孙少平也宣读了矿上之前没

让通过的悼词，至此王世才的牺牲所带来的巨大悲痛也合理宣泄完毕了。

电视剧这样的安排自然也让观众的心理好受了许多，而原著中王世才死后

并没有开追悼会，只不过是“医院后边的山坡上又堆起一座新坟”罢了，冰冷



荒凉的苦难在这一笔带过的描述中达到了极致，让读者心里的悲痛愈加浓

重，久久无法消散。

电视剧通过故意重新调整事件发生的顺序，也达到一定的“减压”目的。

比如原著中田晓霞来煤矿见完孙少平，在后来的一次通信中谈到对她颇有

好感的高朗，这让孙少平自卑与嫉妒的心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孙少平忧心

忡忡，心里犹如一块巨大的重石压着，但是他还得每天高强度的劳动，后

来师傅牺牲了，孙少平一下子背负了双重的压力与悲伤，读者每每读到这

都会心疼孙少平，为他的坚强而感到诧异，但是心情却异常沉重。而电视

剧版的《平凡的世界》有意调整了这些事件的顺序。剧中先是田晓霞的那

封谈及高朗的来信，孙少平也在狂奔中得到了合理的宣泄，后来田晓霞出

现在了煤矿，她将自己与高朗的关系澄清并表达了对孙少平的爱恋，两人

山盟海誓，这时的孙少平在爱情上无疑是最幸福的，然后电视剧才拍到孙

少平的师傅王世才的意外牺牲，这样他所承受的悲痛也就只剩下了一份，

不像书中那样在承受师傅离去的巨大悲伤中还附带着对自己爱人的顾虑与

担忧。事件发生顺序的调整使得电视剧版的《平凡的世界》较原著里那样

的深重苦难疏导了不少的压力。

除此之外，电视剧里的孙少平只要遭遇到忍受不了的侮辱或是嘲笑就

大打出手，比如与安锁子的两次打架，这在原著中是没有体现的。编剧如

此安排，让愤怒的孙少平通过报复得以宣泄，这不仅为深陷苦难的孙少平

出气，更为愤愤不平、好打抱不平的观众减压。其实电视剧版的《平凡的

世界》如此安排是为了更好地去表现孙少平这个人物的性格张力，去有意

消解深重的苦难，如王世才牺牲后孙少平的一系列举动都更加突显出了孙



少平的重情重义，使其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更符合现代观众口味的人物形

象。但是相对原著中的孙少平，电视剧版则少了一份深沉，少了让人无限

品味、无限遐想的空间，电视剧将孙少平的形象和性格框定住了，这是作

为侧重表现艺术的电视剧不可避免的局限。

关于人物性格的“细微改造”

小说原著和影视剧最好的状态是在精神气质上维持平衡。改编者固然

应该创造，应该截长补短，但是，他的主体性的发挥是有边界的，是服从

性的；他不能随意改变作者的创作初衷和价值旨归，不能改变原著中人物

性格的基本内核和发展逻辑。

在原著中，孙少平的性格更具内倾性，路遥通常采用独白、旁白的方

式剖析孙少平的内心，显得理性有余，但又冲谈了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关

于这一点，电视剧版的《平凡的世界》做了一定的有效处理，孙少平的性

格被进行了细微改造，较原著而言其人物性格更加阳光、直率、果敢，善

于表达，对别人更加坦诚相待，心底无邪，他的喜怒哀乐不加掩饰，进而

显得更加至纯至真。就比如在电视剧里田晓霞跟随孙少平下了井，离别之

际，孙少平当着众多的矿工兄弟拥抱着自己的爱人，还说了许多海誓山盟，

甜言爱语。矿工兄弟们无意间作了这充满爱意一幕的背景，当孙少平的师

傅王世才一声令下，大家都关掉了头顶上的矿灯，好在黑暗中让这对恋人

记住彼此最后的温存，这一幕设置得非常浪漫，非常富有表现力，而原著

中的孙少平可没有享受过如此浪漫的待遇。

真性情的孙少平更接近于一个鲜活的人，也更容易让观众接受。在电

视剧里的矿井下，爱搞恶作剧的安锁子在井下的作业面随处一个地方拉了



一泡屎，便哄着让少平去那地方找他丢的东西，结果让孙少平抓了两把屎，

安锁子和众人都嘲笑老实的孙少平。孙少平对此很生气，慢慢走到安锁子

的面前将手上沾的屎抹在了安锁子的脸上，两人因此动手打架，最后还是

被他们的师傅王世才劝开的。而在原著中，孙少平被安锁子哄骗得摸了屎

之后“只能默默地在煤墙上抹掉手上的屎”，这一描述与其在求学或黄原打工

时所表现出来的吃苦、忍辱与牺牲精神倒是一以贯之了。也是在井下，孙

少平给无聊的矿工们讲《红与黑》的故事，当讲到男欢女爱之事时，安锁

子就像发疯一样把孙少平的书毁坏了，电视剧中孙少平很生气要打安锁子，

而书中孙少平显得十分平静，只是在心中骂一句：“唉，去他妈的！书毁就

毁了，只能另买一本......”然后便息事宁人了。相比较原著中孙少平的隐忍，

电视剧里的孙少平更多的表现出了一个掏碳汉的血性，他敢怒敢言，敢于

大打出手，多了份顽强的反抗，而不是一味地去隐忍受辱，咽下苦水，去

很理智地为人处事。在煤矿这个粗犷且恶劣的场域中，个人要想获得尊重

与威望，多采用粗鲁的暴力手段来夺得控制权、话语权，电视剧里的孙少

平更自信、坦率、直白，甚至表现出了他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正当有的这

种血气方刚的冲动。小说的成功改编需要影视导演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

而不是单单停留在简单的照搬照抄层面。镜头语言作为文字文本影像化改

编的工具，自然是导演赋予人物新的解读、新的形象、新的生命的重要手

段。关于这一点，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针对孙少平性格上的这一点的

细微改造还是相当成功的。

电视剧在强化孙少平对安锁子的对抗冲突的同时，也细腻刻画了他与

安锁子之间坦诚相待的兄弟情谊。为此，电视剧有意增设了一个场景：当



孙少平边挖煤边背着化学元素周期表时，安锁子感到非常好奇便上前询问，

孙少平耐心地向安锁子介绍起来煤炭与石墨、金刚石之间的关系。孙少平

甚至还跟没有任务文化基础的安锁子分享了自己的想法：“钻石的形成它经

历了比煤炭更加严酷的考验。不过这世上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它其实是同

一种东西，但有的呢，它就像石墨，软得你可以把它捏成一团，有的坚硬

是就像钻石，经过千锤百炼，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更多的，平凡的就像这

煤块了。”孙少平介绍得很通俗易懂，还带有一些人生启发。这煤块也寓意

了此刻的孙少平，但是经过苦难的磨练，他终究会变成坚硬的钻石。而这

一喻示也喜剧般地通过粗俗的安锁子之口表达了出来：“你是说那玩意就跟

人似的，有的人吧，就跟钻石似的，值钱，有的就像那啥，石墨，反正，

就咱们这帮玩意，就跟老煤块子似的呗。”这样的场景增设，不仅增强了电

视剧的喜剧效果，也在不知不觉中契合了原著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更表

现出了孙少平的待人诚恳与大度。

除了场景增设，喜剧化的处理也体现在人物语言移植上。比如在电视

剧中孙少平和安锁子等众多光棍男矿工一起蹲在煤矿的墙栏边看着女人走

过，安锁子看到两个女子正缓缓走来对着嘲笑他的孙少平说道：“怎么了，

看女人犯法啊？”孙少平看了他一眼说道：“看，我也看，直看得你路都不会

走，最好再摔个大马趴！”然后和众人一起笑着闹着。原著中，这番话语的

发出者可不是孙少平。但是这样的处理，反而使得孙少平更多了份真性情，

体现出了其和矿工兄弟们真正打成了一片，融入到了矿上的生活。

孙少平在农村与城市所经历的自卑、焦灼与漂泊感，在大牙湾煤矿这

个混杂的交叉地带得到了缓解。关于孙少平来煤矿前后的变化，原著倾注



了大量的笔墨。原著中，孙少平是满怀希望地来到大牙湾煤矿。大牙湾煤

矿位于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相接的一条狭长的山沟里，当孙少平为煤矿雄

伟的气势和矿区“一片繁星似的灯火”激动时，同去的那些干部子弟却满是牢

骚与绝望，想着混一段时间便让父亲将其调离。井下生活是严酷的，紧张、

危险让人透不过气，让第一次下井的新工人不寒而栗，但和别人不同的是，

孙少平已经有过一些吃苦受罪的经历，所以比起那些准备离矿不干的干部

子弟来说多了几分从容。从上班的第一天，孙少平就意识到挖煤不是弱者

的职业，要的是“吃钢咬铁”的男子汉，他身上恰恰具备了这种男子汉气概；

争强好胜的性格使他比别人干得出色，样样都想争第一，令那些偷奸耍滑

的矿工相形见绌。那些干部子弟的手表、皮箱、时髦衣服都是靠父母置办

的，在他们每月旷工，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时，不得不廉价出手，勤劳

的孙少平成了这些生活用品的拥有者。劳动让孙少平第一次骄傲地挺起胸

膛，收获了人的尊严。首先他的工人身份得到了解决，跻身到了公家人的

行列；其次通过自己的劳动证明了自身价值，获得别人的尊重；此外，在

矿井，人们的生命与情感被强制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必须互相信任依赖，

结成以“班”为基点、被统摄于煤矿之下的集体，来对抗不确定的命运。身份

认同、价值认同加之情感认同，照亮了他曾经自卑、闭塞、苦闷的内心世

界，这也理应促成了其性格向更自信、更坦荡的方向转变。当然这样的处

理，也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逻辑，比原著更体现劳动的价值，也符合当下时

代对青年的想象和需要。

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文学改编的作品不断涌现，二者相互借鉴又相

互成就，但在融合过程中难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差异。《平凡的世界》



是严肃文学，规律告诉我们，严肃文学更多是作者个人对生活经历的思考

以及私人情感的抒发，而电视剧是大众艺术，是要被众口调和的艺术。所

以，越是严肃文学，个人化的痕迹会越重，改编起来就会越难。电视剧《平

凡的世界》较小说而言，在煤矿书写、苦难叙事、孙少平人物塑造等方面

存在一定的创作差异，这也是尊重原著与满足观众期待之间的博弈所导致

的结果。也正如电视剧的编剧温豪杰所说：“原著特别淡化情节和语言特点，

但根据戏剧要求，反而要重新强化、张扬；原著风格磅礴，喜剧性弱，剧

中专门在一些人物上挖掘了喜剧成分，同时把原著隐藏的浪漫情怀更加显

现。”同时他还说：“改编《平凡的世界》，原则上要对原著怀有敬畏，忠实

他的灵魂，不能以改编多少的比例来衡量，再大的改动，哪怕是百分之八

十，事件和人物，灵魂和文学性都是原著的。”无论如何，在当今的娱乐泛

化时代，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无疑也是一颗璀璨明珠。它如原著一般

像一位在人生隧道高举火把的启示者，真正走进了众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平

凡人们”的精神世界。

无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孙少平最后的结局皆是归宿于煤矿，其实路

遥没有给孙少平一个明确的结局，而是留给了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甚至

体现出了一种政治英雄的余韵。从煤矿开始，孙少平踏上新的人生征程，

从孙少平一贯的生活态度与坚韧向上的生长性格，他的命运还在继续发生

变化，而且肯定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故而，这种开放式的结局亦激励着

原著读者或电视剧观众面对苦难，向阳而生。如此这般，《平凡的世界》

便真正成为了众人心中那个不平凡的世界了。


